
因有遠行，為期月餘，屆時
將借用他人電腦通郵和發稿。電
腦一直自動登錄我來往電郵的地
址，決定把它們打印下來，供旅
途中使用。此項技術問題交女兒
解決，結果數得五百多個郵址，

用十七張紙打印下來。女兒以 「誇張」來形容我通郵對
象之多，以一個退休老人來說，這數目的確不少。

從頭看了一遍，第一個慶幸是這四百多人（因有人
擁有不止一個郵址）全都健在。朋友中去世的均屬老人
，他們不用電腦。

四百多人中老朋友約佔三分一，他們來郵較頻密但
內容較短。新朋友也佔三分一，他們第一封電郵較長，
詳細介紹自己和說明為什麼要寫信給我，之後互相了解
增加，由新朋友變成相熟朋友，過程中頗多驚喜。這些
遲來的緣分，實在很值得珍惜。另外三分一是事務性的
溝通，事情辦妥後，電郵也就停止。

最開心的是一位相交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一直沒有
見面，也不給我電郵，只靠手寫書信來往，最近忽然給
了我電郵地址。於是互相溝通由信件來往二十天變成電
郵的數秒鐘。她仍然不靠打字，而是用娟秀的字體寫了
短簡，再用附件傳來，保留了更多的情感和心意。

跟我相熟的朋友都知道：居室
狹窄如斗，要看的書，常常堆在床
邊的窗台上，堆了一堆又一堆，晚
上睡在床上，如同擁書同眠，但卻
從未發一個與書有關的好夢！

一日，妻溫言警告：書太重了
，怕窗台塌下，連你也跌落街上！我說：好哇！如此
歸天，太美麗了。書為什麼愈來愈重？只因每天從街
外歸來，總有一兩冊必定要讀的書，但必讀未必即時
讀，置於床頭，久而久之，必讀之書大增，而讀書的
時間愈少，情形就是如此，窗台怎不負荷日重呢？

直至最近，備課與酬酢減退，晚上坐在床上，與
窗台對望，窗台上的書如見故人，似牽衣問話，逐一
細敘別情。原來書並不一定要新鮮閱讀的，冷卻了一
段日子，嘗舊也就多了一份因怠慢的負疚之情，別有
一番纏綿之意。

一夜無話，讀至東方大白，窗台上的書，已有好
幾冊被我飛快讀畢，而一些須細閱及深思的，也就被
我精選而置於一明顯的角落，表示以王牌地位急切等
待檢閱也。偶爾，這樣的讀書，也多多少少成為我最
具個人特色的讀書實情，簡言之，也就是一種 「忽然
驚覺」或 「靈感湧現」或 「孤立無援」時的讀書法。
這方法注定我讀書但求 「一時之快」，而絕不能產生
「一生之用」的功能。也許，什麼人就決定了他怎樣

讀書，像這種讀書無成的人，你又怎能對他的讀書特
色有所冀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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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
二
代
﹂
指
的
是
富
人

的
第
二
代
，
但
富
人
不
一
定

﹁貴
﹂
，
許
多
坐
擁
財
富
者
只

蟄
伏
於
錢
眼
中
，
是
個
﹁土
財

主
﹂
。
有
的
發
了
財
便
想
立
品

，
熱
衷
於
當
社
會
名
流
。
但
同

時
擁
有
社
會
地
位
和
權
力
者
，

才
算
當
今
的
﹁貴
﹂
。
美
國
小

布
什
是
貴
二
代
，
菲
律
賓
阿
基

諾
總
統
是
貴
二
代
，
在
台
灣
選

舉
中
遭
槍
擊
的
連
勝
文
、
台
北

市
市
長
郝
龍
斌
和
在
高
雄
以
受

迫
害
者
形
象
爭
選
的
陳
致
中
也

是
貴
二
代
。

貴
二
代
一
般
都
受
過
高
等

教
育
，
又
得
益
於
家
庭
環
境
和

氣
氛
的
耳
濡
目
染
，
眼
界
比
一

般
平
民
家
庭
子
弟
開
闊
一
些
，

心
思
也
細
密
一
些
。
所
以
他
們

走
進
社
會
後
，
憑
上
一
代
的
面

子
和
人
脈
關
係
，
打
拚
發
展
都

要
容
易
得
多
。
若
說
別
人
平
地

起
步
，
那
麼
他
們
的
起
步
至
少
要
高
出
三
五
個

台
階
甚
至
更
多
。

在
西
方
民
主
社
會
裡
，
選
舉
機
制
相
對
成

熟
，
舞
弊
可
能
性
小
些
，
人
們
關
心
的
不
是
貴

二
代
如
何
上
台
而
是
其
政
績
。
小
布
什
上
台
就

未
受
過
什
麼
非
議
，
政
績
就
頗
多
評
說
了
。
但

在
特
權
社
會
，
小
傢
伙
只
憑
父
蔭
，
就
等
着
躍

居
國
家
次
高
或
最
高
元
首
，
政
權
交
接
只
是
逆

時
代
潮
流
的
封
建
世
襲
，
國
人
只
能
敢
怒
不
敢

言
。

有
志
氣
的
貴
二
代
往
往
低
調
地
隱
身
於
普

通
職
場
，
憑
本
事
吃
飯
。
但
也
難
避
媒
體
追
擊

，
常
受
監
控
。
香
港
媒
體
使
用
﹁太
子
黨
﹂
一

詞
，
指
本
身
是
權
二
代
或

貴
二
代
的
從
政
者
。
平
民

在
議
論
他
們
時
對
其
﹁進

步
﹂
固
有
些
微
詞
，
但
更

多
的
還
是
議
論
其
政
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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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了
一
輩
子
編
輯
，
就
有
編
輯
的
職
業
病

。
我
說
的
不
是
什
麼
頸
椎
、
視
力
問
題
或
精
神

衰
弱
，
而
是
常
常
想
到
要
約
別
人
寫
書
—
—

話
說
有
一
天
和
一
班
智
力
或
身
體
有
障
礙

的
人
去
郊
遊
。
兒
子
是
其
中
一
員
，
這
樣
的
活

動
，
自
然
會
參
加
。
參
加
這
麼
多
這
類
活
動
，

從
未
像
這
次
，
我
見
到
的
這
名
﹁學
員
﹂
，
讓

我
驚
奇
。

一
起
午
餐
，
他
坐
在
我
身
邊
。
我
聽
他
跟

菲
傭
講
流
利
英
文
，
原
來
他
可
以
表
達
，
於
是

我
嘗
試
跟
他
溝
通
，
問
他
年
齡
，

他
說
年
齡
是
要
保
密
的
，
但
可
以

給
我
﹁提
示
﹂
，
他
屬
雞
。
我
更

驚
訝
，
這
孩
子
智
力
沒
問
題
啊
。

我
再
問
，
你
閱
讀
嗎
？
他
說
上
網

看
新
聞
。
我
又
問
他
家
庭
情
況
，

他
說
父
親
曾
是
教
授
，
母
親
是
導

演
。
然
後
我
想
到
，
這
樣
的
孩
子

，
肯
定
是
有
某
種
毛
病
的
，
好
比

自
閉
症
、
癲
癇
症
或
其
他
，
但
假

如
他
有
能
力
，
可
以
將
自
己
內
心

感
受
寫
出
來
，
絕
對
很
有
意
義
。

因
為
沒
有
人
真
正
了
解
他
們
，
他

們
中
間
，
也
極
少
有
寫
作
能
力
者

。
他
們
的
內
心
世
界
有
可
能
也
很

豐
富
，
很
獨
特
，
如
果
能
像
寫
日

記
一
般
，
記
錄
所
思
所
感
，
肯
定

很
另
類
，
別
有
價
值
。
不
妨
設
想
，
經
過
努
力

，
培
養
優
秀
語
言
的
表
達
能
力
，
說
不
定
是
很

特
別
的
文
學
作
品
。

當
然
極
難
極
不
容
易

。
但
是
我
們
看
卡
夫
卡
的

作
品
，
不
正
是
被
他
﹁很

不
正
常
﹂
的
內
容
和
表
述

所
吸
引
嗎
？
梵
高
生
前
更

不
正
常
，
是
個
被
關
進
精

神
病
院
的
瘋
子
。

維基解密網站，把數
以十萬計的美國外交文件
公之於世，成為了網絡世
界一道奇異風景。

美國外交部固然尷尬
，故事的教訓是，無論何

時何地，都要小心說話。以往有秘密，天知地知
，無關痛癢的人等，難有文件佐證，官方文件，
一般三十年後酌情解密，已事過境遷；現代的通
訊，都透過網絡傳遞，似是無跡可尋，實際上一
字一句一標點，長存於虛擬空間的某處，等待有
心人破解密碼偷偷運走。

維基解密大踢爆，也揭露了大家早應明瞭的
事實：外交世界的虛偽。各國領導人談笑風生，

握手寒暄，都只是為了自己的國家利益；他們排得整齊拍張大
合照，大家各懷鬼胎，心計都寫在臉上；什麼國際援助，經合
組織，友誼萬歲，大多是權宜行事、利益考慮，講一套，做一
套；文件簽了可以賴帳，條文自行解釋，強權就是真理，實力
強橫的國家說了算。

所謂外交策略，遠交近攻，合縱連橫，來來去去，就是經
濟與軍事實力的體現。有錢使得鬼推磨，槍炮核彈就是談判的
籌碼，經濟援助就是籠絡的銀彈。很冷酷，但很現實，也很簡
單。

解密解得好，拆毀大國的面具，讓大家一同赤赤裸裸，省
得猜度分析，浪費大家的寶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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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的
複
雜
性
，
自
己
都
不
知
道
。
每
天
所
說
的
話
，

每
一
句
都
經
過
偽
裝
和
美
化
，
半
真
半
假
半
隱
瞞
，
都
是

以
保
護
自
己
為
惟
一
的
出
發
點
。

﹁口
不
對
心
﹂
的
話
，
隨
口
就
講
出
來
，
沒
有
一
點

良
心
自
責
。
為
着
大
局
，
為
了
不
得
罪
人
，
撒
謊
如
喝
水

那
麼
自
然
。
人
的
惡
，
在
於
不
知
自
己
有
多
惡
。
在
﹁自

我
﹂
這
面
大
旗
遮
蓋
下
，
看
不
見
真
正
的
自
己
。
所
以
每

個
人
都
認
為
自
己
是
天
下
大
好
人
。
反
而
那
些
犯
了
明
顯

罪
行
的
，
親
眼
看
見
所
造
成
的
傷
害
，
追
悔
當
初
，
有
機

會
成
為
回
頭
浪
子
。聰

明
人
說
謊
時
，
先
在
心
中
說
服
自
己

：
這
是
真
實
發
生
過
，
不
是
謊
言
；
真
奇
怪

！
謊
言
對
別
人
說
一
百
次
，
就
變
成
真
理
，

但
對
自
己
說
一
次
，
就
成
了
。
原
來
自
欺
比

欺
人
容
易
得
多
。
善
於
自
欺
的
人
，
說
謊
時

眼
都
不
眨
，
連
測
謊
機
都
騙
過
了
。

自
欺
的
人
，
無
往
而
不
利
。
當
人
家
不

相
信
他
，
他
會
覺
得
很
委
屈
，
很
無
辜
的
樣

子
。
那
樣
子
不
是
裝
的
，
如
果
他
堅
信
自
己

在
講
真
話
，
別
人
竟
然
不
信
，
當
然
委
屈
。

所
以
內
容
是
否
真
實
已
不
重
要
，
講
話

的
人
堅
信
自
己
的
程
度
有
多
少
，
才
是
關
鍵

。
明
知
是
謊
言
，
卻
能
說
服
自
己
真
心
實
意

地
去
相
信
，
這
是
心
理
專
家
都
沒
法
解
釋
的

黑
暗
區
域
。
人
為
了
達
到
某
種
目
的
，
竟
能

欺
騙
全
世
界
，
包
括
自
己
。
當
一
個
人
信
誓

旦
旦
站
在
你
面
前
，
這
人
甚
至
是
你
的
親
朋

好
友
，
你
怎
能
不
上
當
？

我
們
以
為
蠢
人
才
會
自
欺
，
殊
不
知
，

蠢
人
是
因
自
欺
得
不
夠
徹
底
，
心
中
想
說
服

自
己
，
但
又
失
敗
，
於
是
言
詞
閃
爍
，
遂
露

了
馬
腳
。
真
正
自
欺
的
是
最
聰
明
的
人
，
因

為
能
自
欺
，
所
以
能
欺
人
，
先
自
欺
而
後
能
欺
人
。

被
這
樣
的
人
騙
了
，
才
真
正
叫
無
話
可
說
。
不
應
該

恨
，
要
同
情
，
他
先
騙
了
自
己
才
來

騙
你
，
是
拉
了
一
個
為
他
墊
背
，
不

算
是
完
全
壞
心
腸
。

提
防
別
人
之
餘
，
也
提
防
自
己

。
在
人
連
自
己
都
敢
騙
的
虛
謊
世
界

中
，
良
心
已
然
失
效
。
水
至
清
則
無

魚
，
自
己
盡
力
作
個
老
實
人
而
已
。

阿 濃
郵郵址五百

葉特生
先先自欺後欺人

王 渝
創創造美麗

舒 非
「「職業病」

黃子程
個個人讀書特色

姍 而
平平民眼中的貴二代

關

平

申申
辦
亞
運

晴
美
喜
歡
繪
畫
，
以
前
學

過
，
現
在
忙
於
工
作
連
欣
賞
的

時
間
都
沒
有
，
常
生
遺
憾
之
嘆

。
大
都
會
博
物
館
正
在
舉
辦
忽

必
烈
特
展
，
包
括
元
代
生
活
各

方
面
的
事
物
，
其
中
繪
畫
與
書

法
她
尤
感
興
趣
，
邀
了
我
一
起

去
看
。
展
品
非
常
豐
富
，
都
是

從
中
國
博
物
館
借
來
的
，
北
京

、
安
徽
、
甘
肅
等
等
省
份
都
有

。
看
了
三
個
多
小
時
後
，
滿
心

歡
喜
，
但
是
眼
睛
很
累
，
而
且

飢
腸
轆
轆
，
看
看
表
原
來
已
經

下
午
兩
點
多
了
。
於
是
我
們
急

急
走
向
一
樓
喝
咖
啡
的
地
方
，

氣
人
的
是
竟
然
座
無
虛
席
。
我
看
到
兩
個
年

輕
男
女
各
佔
一
個
小
桌
子
，
就
跟
晴
美
說
去

勸
他
們
兩
桌
併
一
桌
。
晴
美
搖
頭
稱
不
敢
。

我
說
：
﹁我
去
跟
男
的
說
。
你
跟
女
的
說
。

﹂
不
等
她
反
應
，
我
就
開
始
行
動
。
我
才
跟

男
士
提
了
個
頭
，
他
就
頷
首
微
笑
答
應
了
。

晴
美
還
在
結
結
巴
巴
，
男
士
已
經
端
了
飲
料

移
樽
就
教
了
。

我
們
坐
下
來
點
飲
料
三
文
治
的
時
候
，

晴
美
帶
點
不
以
為
然
又
有
點
讚
嘆
地
說
：

﹁你
真
敢
出
主
意
啊
。
﹂
其
實
我
是
累
得
渴

得
可
以
，
就
什
麼
也
不
多
加
考
慮
了
。
喝
好

吃
好
後
，
我
發
現
這
裡
的
氛
圍
真
好
，
身
邊

不
遠
處
是
一
座
一
座
美
麗
的
大
理
石
雕
像
，

漸
漸
目
光
落
到
剛
剛
讓
座
給
我
們
的
兩
位
年

輕
人
。
男
的
興
高
采
烈

地
說
着
，
女
的
專
注
地

對
着
他
，
兩
人
臉
上
都

浮
滿
笑
意
。
這
時
晴
美

也
注
意
到
他
們
了
。
她

說
：
﹁真
是
很
美
麗
的

一
幅
畫
。
﹂

香港申辦亞運，
有贊成有反對，正在
吵得熱鬧。

贊成一方舉出香
港運動員一向備受忽
視，貢獻一生的黃金
歲月，為香港爭光，因為不受重視，被
人當作可有可無。退役後體力衰退，又
沒有一技之長去另謀出路，成為社會棄
兒。如今政府支持申辦亞運，即是公開
肯定運動員的地位。舉辦亞運也會增加
運動員日後的就業機會，或當教練，或
作場地管理，或作公眾教育，所以運動
員都一致支持。的確，很少見香港運動
員像今次般出來表態，為政府站台。

反對一方有些是政治表態，凡是特區政府支持
的活動，一於反對；有些是純生意立場，覺得舉辦
亞運花費巨大，很難賺回投資；也有些是認為香港
運動員出色的不多，沒有多少能力拿到多少獎牌，
參加國際性運動純粹是 「陪太子讀書」。與其花大
錢當陪客，不如老老實實將錢省下來，另作他用。

我覺得重點反而是香港財力上能否支持舉辦亞
運。如果拿得起錢，跟着應作全盤考慮。舉辦亞運
絕對賺不到錢，着眼點反而應是長遠好處，如借機
宣傳香港的經濟地位，吸引鄰近國家過來，利用香
港金融業的穩固基礎。

舉辦國際性運動會，不能過分計算得到的獎牌
數目。如果大家都斤斤計較，世上哪裡有這許多運
動競賽？要擔心的，反而是珠玉在前，我們如何才
追得上廣州亞運開幕閉幕式的場面和氣勢。


